
《晚晴簃诗汇·诗话》论及钱谦益有云：“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大诗派一

大关键。”①可谓恰如其分。然而，由于钱谦益身世的复杂性以及由此给作者的诗学观及创作所

带来的影响，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位诗家，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本文试将钱谦益的诗学观与前后

期的创作情况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就正于读者。

一、诗学体系与史家眼光

钱谦益在学术上具有多方面的造诣，于史学、经学和文学领域均做出过重要贡献。史学方

面，钱谦益出身治史之家，曾祖钱体仁、祖父钱顺时、父亲钱世扬皆有史学著作传世，家学渊源

绵长。钱谦益在明朝任职时即参与修史，分撰《神宗实录》；入清后又曾被任命为《明史》副总

裁，以一代史家自任。入清前，他已撰成《皇明开国群雄事略》，其史学造诣为世所公认，所具有

的史家眼光对于经学与文学的有关建树也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宋明理学的空疏和八股取士制度的制约，明末的经学已处于衰微的状态。中年时，钱

谦益受到嘉定李流芳（长蘅）、程嘉燧（孟阳）、娄坚（子柔）和唐时升（叔达）的影响，并通过这几

位嘉定学者接受了归有光的思想，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经学思想体系。钱谦益的经学思想概括

来说，就是“通经汲古”②。他主张从宋明理学回归先秦两汉的儒家经典，重新研读经学原著。通

钱谦益的诗学观及其前后期创作之异同

王小舒

钱谦益的诗学观，一在于体系性，二在于独具的史家眼光。在明末“复古”还是“尚今”的文学大论争中，钱谦益是赞成

复古的，此恰与其在经学和史学领域的立场相一致。钱谦益对“明七子”的批判属于总结复古派创作之教训，以便更好

地走复古之路。简言之，钱谦益与“明七子”并非对立，而是前后相承的关系。钱氏的创作与其诗歌主张基本同步，早期

学习“明七子”，以后转向唐、宋兼收，风格呈现为多元态势。入清后则主要宗法杜甫，并形成有别于前人的特色。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

（批准号：04AZW001）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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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返回原典，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钱谦益声称：“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

知古，穷老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③与通经汲古相关，他还主张将

经、史两门学问结合起来，提出所谓“经经纬史”之说④：“经犹权也，史则衡之有轻重也。经犹度

也，史则尺之有长短也。”⑤这与当时顾炎武、黄宗羲等清初著名思想家的观念颇为近似，显示

出钱谦益作为一代学者的卓识，同时，这些认识也深刻影响了钱氏本人的文学观。

钱谦益的文学观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诗学思想当中。钱氏的诗学思想与其他人不同，一在

于他的体系性，二在于他的史家眼光。所谓史家眼光，是指作者能够站在诗歌发展的角度来观

照创作现象，批评中显现出一种全局观。这突出体现在他所编辑的《列朝诗集》当中。该部诗集

选录了有明二百余年间约二千名诗人的作品，皆配有小传，几乎相当于一部明代诗史。通过这

部诗集，作者展示了有明一代诗歌创作发展、演变的大体过程。虽然其中也有一些缺失，如未

收明末殉难诗人等，但毕竟属于局部问题。书中作者前后勾连，对主要作家和流派均进行了批

评和评价，以此表达本人的诗学观点。如对明初的高棅，作者在小传中写道：“自闽诗一派盛行

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执其咎？自时厥后，弘、正之衣冠老

杜，嘉、隆之嚬笑盛唐，传变滋多，受病则一。”⑥这就把明初闽中的诗风与中期以后诗坛的复古

风尚联系起来，给后人以启示。作者在诗集中批评得最激烈的无疑是弘治、嘉靖的前、后“七

子”，语辞之严厉，否定之彻底，为其他诗派所难以比并。如谓李梦阳云：“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

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

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

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⑦又如谓李攀龙“谬种流传，俗学沉

锢”，“狂易成风，叫呶日甚”⑧。此种立场和态度明显跟当时诗学界虽不满“七子”但仍总体推尊

他们的风气不同，作者自己也承认：“余之评诗，与当世抵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⑨如果就

钱氏批判的某些语辞来看，其观点明显接近万历后期的公安三袁。那么，钱谦益是否继承了公

安派的观点，企图倡导袁宏道的诗学主张呢？

事实并非如此。钱谦益固然受到了公安三袁的影响，亦借鉴了他们的一些观点，但钱谦益

的观点与公安派有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公安派反对“七子”的文学复古，“独抒性灵”，而钱谦

益恰是坚定的复古主义者。从《列朝诗集》以及其他诗评文章可以发现，钱谦益抨击“七子”主

要集中在模拟、剽窃的创作方式，却不反对复古的总体方向。他甚至不承认“七子”的主张属于

“古学”，而把他们归为“今学”。在《列朝诗集》中，他评论王象春和文翔凤二人说：

两人学问皆以近代为宗。天瑞（文翔凤）赠诗曰:“元美吾兼爱，空同尔独师。”其大略

也。岁庚申，以哭临集西阙门下，相与抵掌论文，余为极论近代诗文之流弊，因切规之曰：

“二兄读古人之书，而学今人之学，胸中安身立命，毕竟以今人为本根，以古人为枝叶，窠

臼一成，藏识日固，并所读古人之书胥化为今人之俗学而已矣。譬之堪舆家，寻龙捉穴，必

有发脉处。二兄之论诗文，从古人何者发脉乎？抑亦但从空同（李梦阳）、元美（王世贞）发

脉乎？”⑩

类似的话语，钱谦益还说过不少，如谓：“献吉（李梦阳）之戒不读唐后书也，仲默（何景明）之谓

文法亡于韩愈也，于鳞（李攀龙）之谓唐无五言古诗也，灭裂经术，偭背古学，而横骛其才力，以

为前无古人。如此病狂之人，强阳偾骄，心易而狂走耳。”輥輯訛“吾所欲决排而去之者今学也，所未

能泝沿而从之者则古学也。”輥輰訛由此可见，在明末“复古”还是“尚今”这一文学的大论争中，钱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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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赞成复古的，此恰与其在经学和史学领域的立场相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钱谦益对“明

七子”的批判乃属于总结复古一派创作失败之教训，调整复古的方式和道路，以便更好地、坚

定不移地走复古之路。也就是说，钱谦益与“明七子”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前后相承的关

系。那么，钱谦益如何矫正“七子”派的失误呢？

其一，钱谦益重新倡导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诗教传统：“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

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车啬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

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輥輱訛所谓“有本”，原指创作源于生

活，“本”就是来自于生活的真切感受。当然，此中首当其冲的是儒家规范的伦理型生活，如君

臣、夫妇、朋友等，此又一次与钱氏的经学思想相一致。不过，处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的时期，

钱谦益更加强调了非同寻常的社会遭遇对创作产生的积极影响：“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

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囷结车啬，朦胧萌拆，如所谓惊涛奔湍，郁闭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

不得伸；浑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得出。于是乎不得不发之为

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輥輲訛钱谦益论诗强调“有本”，强调社会遭遇，都是要将诗歌创作的源头

引向生活，引向作者生活的时代，此无疑是正确的，与复古的总原则也不矛盾。因为钱氏意指

的生活乃是儒家伦理观制约下的生活，其产生的感受也必然与古人的感受相通，而不是相悖；

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够纠正“七子”派创作尺尺寸寸模仿古人、缺乏真实感受的毛病，

此的确算得上是一帖对症下药的良方。如果说遗民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纠正了“七子”模拟之

风的话，那么，钱谦益则是通过他的理论对“七子”进行了批判和纠偏，二者隐然构成一种呼

应。从某种程度上讲，钱氏的理论也同时是对明末清初诗歌创作经验的一种总结。

其二，主张“转益多师”，也即全面、综合地继承古人。如果前一主张解决的是生活与创作

的关系，那么此项主张解决的就是如何向古人学习的问题。钱谦益超出同时代评论家的地方，

就在于他不仅批判了“七子”的模拟之风，而且能指出“七子”误入歧途的原因，那就是“限隔人

代”，或曰“限隔时代”：“僻学为师，封己自是，限隔人代，揣摩声调，论古则判唐、《选》为鸿沟，

言今则别中、盛为河汉，谬种流传，俗学沉锢，昧者视舟壑之密移，愚人求津剑于已逝，此可为叹

息者也！”輥輳訛“明七子”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舍此一概不学，这就割断了诗歌发展的内在

联系和脉络。将学习的范围局限到狭窄的时段内，甚至集中到几个作家身上，必然导致亦步亦趋

的摹仿之风。钱谦益认为，这便是“七子”误入歧途的关键原因。鉴于“七子”的错误做法，钱谦益

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发展源流说：“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

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

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輥輴訛上述观点发表于顺治初年，比叶燮于康熙年间提

出的著名的“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輥輵訛之说还要早，它不啻为叶燮诗歌源流说的先声。

为了克服“七子”的限隔时代，钱谦益推出了自己的学习主张，他借用杜甫的话，称之为

“转益多师”：“余敢以善学之一言进焉。杜有所以为杜者矣，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者是

也。学杜有所以学者矣，所谓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者是也。舍近世之学杜者，又舍近世之訾謷学

杜者，进而求之，无不学，无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极矣乎？”輥輶訛所谓“转益多师”，就是综

合继承和全面继承的意思。学习古人不应局限于一时，也不应局限于一人，应该融会贯通，博

采众长，最后达到铸造自我风格之目的，此即所谓的“无不学，无不舍”。

毫无疑问，钱氏的这一主张受到了杜甫的启发，不能算他本人的原创；但是，在中国古典

诗歌发展的晚期，在明清诗歌创作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钱氏提出这一主张，的确有其特殊的

意义。作者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复古道路，跨越了“七子”一味模拟的怪圈。可以说，有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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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诗歌创作很大程度上就是沿着钱氏指出的这一方向发展的。也正因为选择了这条道路，

所以清诗形成了它集历代之大成的风格面貌。

其三，倡导学习宋诗。这一点乃是前一主张的必然延伸。自“明七子”提出“宋无诗”之后，宋

诗几乎无人问津。要想全面继承古人，就必须突破宋诗这一大“禁区”。入清后最早为宋诗恢复名

誉的，当数钱谦益。他在顺治十二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实称盛。

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冱寒，风高气慄，悲噫怒号，万

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輥輷訛我们将此文与黄宗羲的《万履安先生诗序》、《陈

苇安年伯诗序》二作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观点十分接近，连表述语词都较为相像。黄宗羲

的两篇文章作于康熙十九年以后，比钱谦益此文至少晚了二十五年。而钱谦益与黄尊素、黄宗羲

父子本是两代的交情，黄宗羲比钱谦益小二十八岁，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黄宗羲曾数次来

到常熟，住在钱谦益家读书輦輮訛。由此可见，黄在诗学思想方面显然受到了钱的影响。

乔亿曾在《剑溪说诗》中云：“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

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輦輯訛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反戈相向与兼法唐宋

钱谦益身兼诗人和诗论家二任，又兼跨明、清两代，考察他在明清两代诗歌创作的实践，

可以对作者的诗学观及文学立场获得进一步的认知。

现存钱谦益在明代创作的诗篇有一千二百余首。这显然不是他入清前的全部，因为《初学

集》只收录了作者泰昌元年（1620）以后的作品，也就是说，三十八岁之前的作品该集并没有收

入。据作者自己说，之前的诗文稿已被焚却輦輰訛。那么，钱谦益早年创作的情况如何呢？对此，作

者本人曾经有过交待：“仆年十六七时，已好陵猎为古文。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

索，能了知某行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輦輱訛又云：“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

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輦輲訛这两段话回忆自己年轻时的创作情况，既指文章，也包括诗歌。

从中可见，钱谦益早年曾一度狂热地追随“七子”。上引前一文中，作者还提到嘉定的李流芳。

李流芳在阅读了钱谦益的作品后说：“子他日当为李、王辈流。”我们因此可以推断，作者万历

年间的诗歌创作走的是“七子”道路，风格接近于“七子”一派。可惜这部分作品现在见不到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后来毅然排击“明七子”，当与自己年轻时的创作经验有关，此或者可

以称之为反戈相向吧。

《初学集》中所收的乃是作者泰昌元年至明末这二十余年的作品。那么，这段时期的创作

状况又如何呢？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评论。吴伟业认为：“牧斋深心学杜，晚更放而之于香山、剑

南。”輦輳訛他认定诗人前期的作品以宗法杜甫为主。而邓汉仪在《诗观初集》中却指出：“虞山诗始

而轻婉秀丽，晚年则进于典重深老。”輦輴訛邓认为诗人前期的风格以轻婉秀丽为主。钱谦益的好友

程嘉燧在《初学集序》中则说，钱谦益的诗风为“奇怪险绝，变幻愈不可测”輦輵訛。以上各家所说并

不一致，但均有一定的道理。根据《初学集》所收作品的情况来看，钱谦益这一时期的创作已基

本摆脱了“七子”影响，风格多样，且明显带有唐、宋兼学的倾向。

首先，《初学集》中宗法宋诗的倾向较为突出。比如卷一的《渡江二首》五律、《清流观和严

员外》一首七古，《彭城道中寄怀里中游好次坡公在徐寄邦直子由之韵四首》七律，卷四的《寒

食后雨不止书示邻里》二首七律，《与顾秀才饮酒作》一首七律，《八月十七夜》一首五古，卷七

的《饮酒七首》五古，卷九的《题李长蘅为吴生画溪山秋霭图》一首七古，卷一〇的《石田翁画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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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八景图歌》一首七古等等，均属典型的宋诗风格。其中七律诗有的学习苏轼的萧散流利，如

“今年寒食真无火，何处烟花别有春”輦輶訛；“桑间布谷催耕急，树上提壶劝饮频”輦輷訛；“忽闻寒食为今

日，始觉风光已暮春”等輧輮訛。也有的学习陆游的深婉圆润，如“窗楞白纸萦香篆，帘影清流泼砚

光”輧輯訛；“红稀旧圃群蜂去，青暗重林硕果垂”等輧輰訛。还有一些为学习金代元好问的缜密悲恻，如

“绝辔残云驱靺鞨，扶桑晓日候旌旗”輧輱訛；“谁使犬羊蟠汉地，忍同戎羯戴唐天”等輧輲訛。诚然，确有一

部分作品明显是学习杜甫的风格，但数量并不及上述作品多。

钱谦益古体诗学宋的倾向更加明显一些，尤其是歌行体一类，主要表现在散文化的笔法

和自由畅达的审美风格方面。比如《题李长蘅为吴生画溪山秋霭图》一作中云：“吴生遇盗事亦

奇，襥被囊琴暮雨时。向盗乞画真痴绝，盗亦欣然还掷之。此画经营良不苟，老树槎牙怪石走。

豪夺巧取或可虑，岂意鲁弓还盗手。今年逢君书画船，收藏欲厌宣和编。展玩竟日头目昏，更抚

此卷心茫然。”輧輳訛这分明是苏轼的体格。王士禛有云：“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少

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参以大复；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輧輴訛可见，钱谦益的歌

行体在当时属于影响较大的一家，且代表了一种风格倾向。

其实，作者在明末最出名的歌行体还是登览黄山所作的一组作品，如《天都瀑布歌》、《桃

源庵小楼坐雨看天都峰瀑布作》、《初十日从文殊院过喝石庵到一线天下百步云梯径莲花峰

憩》、《登始信峰回望石笋矼》、《十一日由天都峰趾径莲花峰而下饭慈光寺抵汤口》等。这组作

品的特点是气象峥嵘，刻画奇险，魄力雄壮，语辞生涩，十分接近韩愈的风格。北方诗人宋琬在

阅读此组诗后大加赞叹，曾写诗称颂说：“忆昔虞山钱尚书，裹粮一月黄山居。洞壑遥连天子

障，岩扉旧是仙人庐。白云弥漫似海水，银屋琼楼或不如。松柏已迷秦汉世，日月想见鸿濛初。

我读纪游未终卷，移家便欲将鸡犬。”輧輵訛看来，钱谦益的七言古体也是唐、宋兼法，不拘一格的。

除了雄奇散朗的风格之外，《初学集》中诗也有轻婉秀丽的的一面，如前引邓汉仪所云。举

两首作品：

五茸媒雉即鸳鸯，桦烛金炉一水香。自有青天如碧海，更教银汉作红墙。当风弱柳临

妆镜，罨水新荷照画堂。从此双栖惟海燕，再无消息报王昌。輧輶訛

清切吴音和梵音，残经晚院影沉沉。含娇欲共荷花语，寂寂谁知不染心。輧輷訛

此类风格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作者与柳如是结合以后所作，上举前一首即写于崇祯十四年钱

谦益迎娶柳氏之时，属于作者生活某一方面的反映。该类作品语言华艳，声韵绵丽，可以看到

学习李商隐诗作的痕迹，晚唐的风调和江南文化的特点都较为鲜明。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得出结论，钱谦益早期诗歌学习“明七子”，以后创作转向唐、宋兼收，

风格呈现为多元态势。可以说，作者在明末就已开始了“转益多师”的创作实践。尽管此时作者

涉猎面还不够广，比如宋代仅局限于苏轼和陆游两家，而且各体均有所偏重，融合还仅仅属初

步的尝试，但他无疑是最早在理论和实践上打通唐、宋并下探金、元的重要作家。钱谦益前期

诗的主体风格并未凸显，他的创作高峰出现在入清以后。

三、对杜诗的继承与拓展

钱谦益入清以后的诗篇现存近一千三百首，数量上比《初学集》略多。与前期的作品相比，

钱谦益的诗学观及其前后期创作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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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集》中的作品显得沉厚、凝重，以前的轻婉秀丽不见了，代之以悲怆、深沉。即使所谓“艳

体”，如遭逢故妓一类，其风调亦自与前不同。譬如：

绣岭灰飞金谷残，内人红袖泪阑干。临觞莫恨青娥老，两见仙人泣露盘。輨輮訛

剩水残山花信稀，锁窗鹦鹉旧笼非。侬家十二珠帘外，可有寻常燕子飞？輨輯訛

与《初学集》的各体皆工有所不同，入清后作者写得最多、且艺术上成就最高的乃是七言律诗，

像《哭稼轩留守相公诗一百十韵》这样的长诗毕竟只占少数。从体裁上看，七律才是后期诗集

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类。其七言律诗也可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兼学杜甫和李商隐，风格缠

绵悲恻，以《西湖杂感》二十首为代表。姑引其中两首为例：

潋滟西湖水一方，吴根越角两茫茫。孤山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油壁轻车来

北里，梨园小部奏西厢。而今纵会空王法，知是前尘也断肠。輨輰訛

冷泉净寺可怜生，雨雪风毛作队行。罗刹江边人饲虎，女儿山下鬼啼莺。漏穿夕塔烟

峰影，飘瞥晨钟鼓角声。夜雨滴残舟淅沥，不须噩梦也心惊。輨輱訛

《西湖杂感》组诗作于顺治七年夏季。当时作者受黄宗羲之托，从常熟出发到浙江金华（婺州）

游说清军总兵马进宝叛清复明，途中经过杭州，赋下这组诗篇。诗人故地重游，但见满目苍凉，

军营遍布，心中不胜感慨。他在小序中说：“想湖山之佳丽，数都会之繁华。旧梦依然，新吾安

往？况复彼都人士，痛绝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椹。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何以谓之？嘻其甚

矣！昔日南渡行都，慭遗南市；西湖隐迹，追抗西山。嗟地是而人非，忍凭今而吊古。”輨輲訛此二十

首作品列数了杭州众多的湖山佳境及当年此地的盛世回忆、美好传说，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今

日杭州阴冷可怖、哀鸿遍野的反衬，通过今昔对比，作者表达了沉痛的故国之思。

当然，此组诗中也包含有作者对自己的谴责和追悔，比如序中所云“旧梦依然，新吾安

往”，又比如“南渡衣冠非故国，西湖烟水是清流”輨輳訛；“他日西湖志风土，故应独少宋遗民”輨輴訛等

等。另外，诗中还有不少令人怵目的辞语，比如“歌舞繁华前代恨，英雄复汉后人思”輨輵訛；“鹦鹉改

言从靺鞨，猕猴换舞学高丽”輨輶訛；“梦儿亭里屯蛇豕，教妓楼前掣骆驼”輨輷訛等。然而，正面的斥责究

竟不是此组诗的重点，作者真正要表达的乃是无比哀怨的亡国之痛。凭借着对眼前佳丽景色

和昔日美好回忆的描写，诗人编织出一支悲伤、凄怨又不失愤慨、苍凉的歌曲，作品将李商隐

的缠绵悱恻和杜甫沉郁顿挫的结合得相当成功。诚如今人刘世南所言：“既有少陵的沉郁苍

凉，又有义山的典丽蕴藉。”輩輮訛“钱诗的‘缘情绮靡’是玉溪体的新变种，他实在是新形势下的义

山学杜”輩輯訛。可以发现，这种七律的风格是入清以后才大量出现的，那是作者顺应了时代调整艺

术方向的表现，它无疑属于清初诗坛的一种新变。

另一类七言律诗则偏于宋诗风格。它们艺术上以写实为主，尤其注意对生活细节的刻画，

且善于在日常细节的描绘中表达某种理性的反思。如下一首：

门盈蛛网榻盈尘，有客经过缚帚新。种菜自怜秋圃晚，看花犹说曲江春。文章金马霜

前泪，故旧铜驼劫后人。记取荔枝香酒熟，盈尊寄我莫辞贫。輩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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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作品写于顺治十五年，内容是送友人南归。首联描写家中门榻盈尘，久无人顾，今日稀客

上门，才临时缚帚打扫。颔联述说在家种菜的生涯，同时与友人谈论南归看花情形，在“自怜”

与“犹说”二词中暗藏了悲慨之意。颈联抚旧思今，以“霜前”、“劫后”二词表达身世的沧桑之

感，寄托物是人非的沉痛。尾联转向宽慰，再次凸显送归的主题。这种表现手法将作品分为两

个层面，外层是平淡无奇的细枝末节，内层则是今昔对比和深沉感慨。此种风格就是典型的宋

诗手法，比前期的一味驰骋才情显然略胜一筹。

与上举作品相似，《有学集》中还有不少情理兼容、颇耐咀嚼的七律佳联，如“故鬼视今真

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輩輱訛；“灯前细认平时面，坐久频惊乱后身”輩輲訛；“全身惟有长贫好，避俗差于

小病宜”輩輳訛；“四壁霜风如浩劫，一窗灯火话穷尘”輩輴訛；“神焦鬼烂人何有，地老天荒我亦贫”輩輵訛；“经

残自乞邻家火，客到聊除坐榻尘”輩輶訛等。上述诗句均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有的截取一二个生活画

面，赋予它们很深刻的含义；有的则是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整体评说，既富抒情意味，又具一定

的哲理性。诚如邹式金在《有学集序》中指出的，后期诗往往“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輩輷訛，它

们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历代诗人极强的提炼、熔冶功夫。

钱谦益成就最高的七言律诗还要数大型组诗《后秋兴》。这一组诗收在《投笔集》中，总共

有十三叠，每叠八首，均步杜甫《秋兴八首》之韵。其中第十二叠后有《吟罢自题长句拨闷二

首》，第十三叠后有《癸卯中夏六日重题长句二首》，总共加起来为一百零八首。此组诗是作者

继《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之后，于学习杜甫的七律组诗基础上一次创造性的突破和探索，艺

术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从整体上看，此组诗将百余首七律诗编织成为一个相互连贯、脉络相通的艺术整体，规模

之大，远远超过了杜甫的《秋兴八首》。全诗始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而终结于康熙二年

（1663），跨度为五年。其中第一叠至第六叠作于顺治十六年，第七叠至第九叠作于顺治十七

年，第十叠和第十一叠作于顺治十八年，第十二叠作于康熙元年，第十三叠作于康熙二年。十

三叠之间彼此紧密衔接，环环相扣，并无拼接、断续之感。首叠从郑成功、张煌言水师攻入长江

发端，作为总领，揭示了全诗反清复明、重整江山和忧患社稷（指永历政权）的主题，如“十年老

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輪輮訛；“武库再归三尺剑，孝陵重长万年枝”輪輯訛；“为报新亭垂泪客，却收

残泪览神州”輪輰訛。这一主题贯穿了以下十二叠作品，它将作者关怀国家社稷的拳拳之心与南明

王朝跌宕起伏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表达和抒写了作者期盼、痛苦、忍耐、悔恨以及自兴奋到

绝望的种种复杂心情，展示出一个完整的过程。组诗与杜甫的《秋兴八首》非常接近，均属于抒

写内心感受为主，而以情感线索贯穿始终。

从时代背景来考察，《后秋兴》组诗和当时反清复明的斗争形势紧密相连。在抒写作者情

怀的同时，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郑成功水师攻打金陵，郑军前师失利，作

者与郑成功在军帐会晤，顺治皇帝去世，永历帝被害和郑成功病逝等等。诗中有史，且与形势

变化保持同步，故可以当作真实的历史记录来看。由于钱谦益本人参与其中，此诗在记录时事

方面比杜甫的《秋兴八首》更为具体，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明清之际的“诗史”。陈寅恪在《柳如

是别传》第五章中指出：

《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

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

《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輪輱訛

钱谦益的诗学观及其前后期创作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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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从客观真实性的角度来评定《后秋兴》组诗的。假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此组诗也可

视作诗人心迹的历史，属心灵之史。请看第一叠：“枕戈席藁孤臣事，敢拟逍遥供奉班。”輪輲訛第三

叠：“皮骨久判犹贳死，容颜减尽但余愁。”輪輳訛第四叠：“身世浑如未了棋，桑榆策足莫伤悲。”輪輴訛第

六叠：“心似吴牛犹喘月，身如鲁鸟每禁风。”輪輵訛第十二叠：“莫笑长江空半壁，苇间还有刺船翁。”輪輶訛

第十三叠：“麻衣如雪白盈头，六月霜飞哭九秋。”輪輷訛皆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情感丰富的老诗人心

潮起伏跌宕的历程，不啻是钱谦益晚年心态的一个缩影。

从艺术风貌来看，作品中的情感色调和艺术风格也存在一定变化。《后秋兴》的第一叠、第

二叠以雄浑悲壮开局，气魄宏伟，有力扫千军之势。至第三叠，作者小舟渡海，临行与柳如是惜

别，风格又转而为悲婉低沉，柔胜于刚。再到第六叠，作者经历了战局的变化、人事之更替，挫

折与希望并存，作品再度转向悲愤慷慨，沉郁顿挫的特色更加突出。至第十二、十三两叠，永历

帝被害、郑成功去世，一系列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作品的抒情基调更转而趋向

悲怆、哀恸，血泪交并而下。此时，全诗才进入了真正的高潮，时局将作者种种复杂情绪推到了

绝望的境地，故诗人才迸发出更为高亢、激愤的声音。

十三叠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既有其共同特色，即沉雄悲慨，浑厚苍劲，而每一叠又自成面

貌，自具特色。它们彼此映照，互相交替，就像一首跌宕起伏、不断变奏的交响乐，给人以丰富

的审美享受。

《后秋兴》组诗代表了钱谦益在七律诗方面达到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显示出作者后期以宗

法杜甫为主的态势。从《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到《后秋兴》组诗，这个走势表现得比较明显。在

学习杜甫方面，钱谦益既有继承，也有开拓。十三叠的大型结构就是对《秋兴八首》的重要开

拓，而高频率的使用典故和多样性的表述方法也属于一种开拓；至于将纪实、抒情与议论、想

象结合为一体，那更是对杜甫的《诸将》、《咏怀古迹》等组诗以及入蜀后诸多诗作进行综合继

承的结果，当然亦属于一种开拓。学杜和变杜在钱谦益这里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钱谦益的诗歌创作早期一度追随“明七子”，后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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